


陌生男人

阿明是位计程车司机，因为家里尚有年迈母亲，老婆仔女要养，所以
不得不做两份工，早上在餐厅帮手，晚间就租了辆计程车来载客。
他生来正直勤劳，从不跟人计较，街坊都对他很好，还叫他好好先生，
可惜他的老婆阿美就相反了，她为人小气又口大，常夸大事情兼爱八卦邻居
的家事，将他家的小事传至各街坊，使到被传的那家感到难堪，因此结下不
少怨家，幸好阿明出头为她调解，街坊都看在阿明面子上，不少肯就此了事，
但个个见到阿美如见到鬼般地找路遁。
阿明不时劝阿美少理他人事，不过阿美每次都左耳进右耳出，令阿明
感到无可奈何，从此就由得她了。一晚阿明上班后，阿美在睡梦中听到隔壁
传来吵架声，更有女人带哭的大喊大叫，本来就爱多事的她绝不会放过这个
难得的机会，伸长耳朵偷听起来，最后竟传来求救声：“救命呀！杀人呀！”
吓得阿美心惊胆颤的跳起来，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吵架，没想到竟杀起人来，
尖锐的声音又再传入耳朵，阿美忍不住了，确定声音是来自隔壁阿珍的家后，
就提起胆慢慢打开窗口偷看，但却看不到什麽，只听这时一把男人的声音骂
道：“死婊子，竟然趁我不在家时偷汉子，看我不打死你！”“劈劈啪啪”又
是几个耳光，女的似乎已晕厥过去，毫无回音。
阿美惊得不知所措，想要报警，家里又没有电话，一时间想了个办法，
就抓起棒子小心奕奕不弄出声响地打开后门，闪了下身子就来到阿珍家的后
窗，从漆黑的窗口向内窥望，又没有发现什麽，连吵声都像空气般消失了，
阿美疑惑不已，等了一阵还是毫无动静，就转回自己的后门去，在黑暗中像
看到半个人影站在眼前，没想到不看没关系，骤看下就差点晕倒，门前站著
只有上半身且血淋淋的男人，右手还拿住一把斧头，血不断地滴在地
上............
阿美吓得呆住了，男人忽然抬起斧头往她颈部就砍，阿美眼前一黑，
就昏了过去。
当醒来时，阿美发现自己竟睡在床上，身旁还有个面目不清的男人，
下半身隐隐约约似有似无，惊慌下想跑出房外，这时房门“吱”一声打开，
进来的是刚交更的阿明，他看到阿美的神色，再看到床上的男人，整个人呆
住了，跟着大怒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踢她几下，这时怒气完全掩盖睡意，阿
明满眼血丝不能控制地大哄大叫，砸烂了不少东西，还吵醒老母及孩子，隔
邻也纷纷亮灯出来观看，有些更来到阿明家门前伸头探个究竟。

“死婊子，竟然趁著我出外驾车时与人鬼混，看我打死你！”阿明发狂般
追着阿美一边打一边骂，老母拉也拉不住，孩子更哭个不停，邻居阿珍夫妇
试著打开阿明家的大门，但一时没能打开，忙叫阿明老母开门让他们进去劝
架。
门打开时已经是太迟了，只听阿珍发出“啊！”一声，整个身子就倒在
血泊中，而阿明却手拿著斧头像个木头站在一旁，刚才的那一砍差点令阿美
的头颅与身体分家，但也救不到奄奄一息的她了，身体抖了几下就断了气。
阿明老母，孩子，阿珍夫妇及一些街坊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阿明更
是像呆子般还站在原地，紧紧握著斧头的手，这时却像无力气般，接住“当”



一声，斧头应声掉了下来。
经过警方调查，当晚阿美家其实并无外人闯进，更不用说是床上睡了
个男人，阿明为自己辨护确是见到有个陌生男人后才抓狂的，但法官基于就
算是妻子偷汉子，也不该挥斧头杀人的理由，阿明最终被判入狱十年，老母
闻判后，抱着孩子在旁哭个不停地，令人不禁泪下。
这件怪事令整个街坊为阿明感到不值，但又无能为力，唯有时不时送
些食物及用品给阿明的可怜老母与孩子。
其实到现在身为当事人的阿明，也不清楚为何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家
里出现，阿珍又不在了，答案该问谁呢？
网民小站收集

办公室

传闻在吉隆玻区有栋大厦的某层楼曾经闹鬼闹得很凶，请了很多位法
师来作法也镇压不住这些恶鬼，至今没有任何人敢租该层楼作为办公室。
怪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老一辈的人应该还有些印象，事缘当时的情形
只是环绕在该栋大厦，并没有传至其他地区，只要你不踏进该层楼就不会遇
上任何怪事。
那时有个叫莹莹的少女就在该层楼的某间公司内当秘书，莹莹刚满 18
岁，在完成中五的考试后就幸运地找到这份工作，可能是年纪尚小及资历不
够深下，她通常都不会迟到兼且不会早退，还会在上班时间的一个钟头前到
达公司，而在下班后又逗留多几个钟头来完成工作，这种早来迟退的工作态
度很得老板宠爱，所以莹莹更加努力的做好工作。一天晚上，莹莹又因为工
作繁多而必须加班，看着同事一个一个地离去，她其实心里确是难受。
至到连老板也要离开时，莹莹还是未完成工作，唯有死硬着头皮一个
人留在办公室内。
虽然之前有听过同事间的谈话，像是办公室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存在，
还蛮吓人的。但，莹莹现在只希望这些都是同事们想出来吓她的，心里不怎
在意另外却也想着不可不提防，壮著胆趁时间还算早，就打从办公室内外巡
了一圈，也没发现什麽跟着跑回原位专心打好计划书。

“的”“的”“答”“答”声从打字机传来，对莹莹来说就像是那有旋律的
音乐节奏般，莹莹乐在其中，越打也就越快起来。直到忘形的她忽然察觉身
旁像有对眼睛在瞪视着她，在警觉心下慢慢把头转向后面望了一下，“咦！
没什麽嘛！”她想定是心理作祟吧了，又开始打起字来。
这时后面的厕所忽然传来冲水及开门的声音，吓得莹莹跳了起来，等
镇定下来时就拿起桌旁的铁尺细细的走向后面。厕所黑漆漆地不像有人在
内，环顾四周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发抖的手朝向灯的开关一按，厕所登时亮
起来，查看后没发现刚用过的迹象，莹莹渐渐退回厕所门旁，这时她开始担
心起来了，因为刚才的声响明明就是从厕所这边传出来的，她确定没有搞错，
但公司的人都走完了，只剩下她一人，没可能还有人会用厕所吧！除非是她



自己而已，难道.............
她不敢关掉灯就跑回座位上，即刻收拾东西打算回去时，怪事就发生
了，首先老板的房间传来谈话声，还掺杂一些类似用尖物嚼碎骨头的怪声在
内，莹莹越来越怕，偏偏双脚发软连站起来也乏力，想要求救也叫不出声。
身后忽然传来很深的呼吸声，莹莹这时简直头皮发麻，全身鸡皮乞瘩
都站起来了，忍不住赶快跑到大门前，想要扭开门把冲出去时，却发现门把
不见了，只见自己的手正握著一只青色又流浓的怪手，这只手是连著大门的，
没有头没有身体，只有一只手伸出来像门把般的黏在门上，莹莹差点就没晕
倒过去，转身想跑开时，后面已经不知何时站了一些无头，无手，无脚的恐
怖青色鬼魂。
这时莹莹已经把持不住了，眼睛转白就昏了过去，在倒下的那刹那，
她感觉到无数的手在她的身上游走.......，周围还有阵怪味.......像是血
腥味.........耳旁也响起了刚刚的那种怪声........而这次是在这麽近的
距离.........，之后就不省人事了。
翌日早上打扫的阿婶进来办公室时，竟发现莹莹衣衫不整地似大字般
张开躺在地上，兼且脸色苍白整身湿透，阿婶觉得事情不简单就急忙下楼通
知警卫人员，等到医护人员到来时，莹莹还是未酥醒。
过后几天也没见到莹莹上班了，另外有传言指她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
每个人都不知道究竟她遇上什麽事，只能确定的是她遇上了那些肮脏东西，
据老一辈的同事说一定是撞到日治期间被蝗军所杀害的那些孤魂野鬼了，听
完这种种传闻都令人毛骨僳然，尤其是女的，个个无不闻加班色变，搞到整
个公司人心惶惶，公司迫于无奈，惟有搬迁至其它大厦。
从此，这里就空置下来，至到其它不知情的公司租下为止，故事又再
开始了..........。

窗外的女孩

-安仔
我表哥虽然是本地人，但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自己搬出来住。由于现
在租住的屋子距离公司很近，他每天都可以睡到很迟才上班，我表哥就是喜
欢这点。
他住的地方隔邻是一座学校，在他的房间内可以看到学校的外围，有
时还会传来阵阵学生的嬉闹声，但是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怎样。
有一晚，他因为要关上窗口，就往窗口处走去时，忽然他看到有一名
女孩子就站在他的窗口外面望著他，他初时还以为是该校的学生，也不以为
然，可是那女孩像是无意离开，还直挺挺的站在外边时，他开始感到不安，
匆匆将窗口关上，再拉上窗帘，心里头已凉了一大截。第二天早上，当他看
到隔壁房的住客时，就顺便问起那件怪事来，哪知道不问还好，一问即把他
吓坏，原来隔房的住客之前初来也不时会遇上相同的事，经过一轮追问屋主
后，才知道该间学校多年前曾发生一宗女生从三楼不慎跳下跌死意外。后来



就开始连续发生怪事，先是有人听到该女生的哭泣声，跟著就有学生看到
“她”在校园排徊，连一些教师也亲眼看到。
但是由于校方怕引起恐慌，所以没有张扬且刻意隐瞒真相。至于“她”
不时的出现，校方后来还是请了一位法师替她超渡，但无奈结果却是一样，
唯有劝告学生们在晚间或清晨若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最好不要流连校内，以免
发生无谓的意外。
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会跑到外面的住屋“骚扰”人家，由于未发生不愉
快事件，大家都没有理会“她”，只是猜疑可能是“她”太寂寞了，想找个
伴来倾诉心中情，这些大家都不理了，只要“她”不要找上自己就好了。
我表哥初来报到，并不了解事件的来由，所以没有作提防才不幸见到
“她”。
我表哥听后，连早餐也吃不下，脸色苍白的去上班了。至于后来他有
没有搬，他却没有谈起。

草场怪人

-井明
如果说我看到的那个人是鬼的话，我也不敢肯定，其实我也不确定他
究竟是人仰或鬼，因为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那天清晨六时多，我照常踏著脚车去上学时，由于要经过一个山头才
能到达学校，所以每每行至这里都要叹口气，这个山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
但总是要提气踏上去，蛮吃力的，而且还会累得满身汗。我最讨厌就是穿着
湿透的校服在冷风禀禀的早晨等它吹乾，这样是会发出臭汗味的，多麽不习
惯，但也没办法能逃避。
这日早上，我辛苦的将铁马快速踏上山头，出现在前面的那座建筑物
就是我的学校了，带著满身大汗向校门踏去，只要一进入校门就可以见到足
球场。通常这个时候都是不见人影的，大家都聚在教室里或在食堂内，但今
天有些怪怪的感觉，因为我竟然看到草场上有个人影在来回走动。虽然那个
人影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确是有一个人在草场上走动，我和他的距
离只是在 20 尺之内，可是天色尚未全亮，我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不过他看来是个年青人的模样，全身白衣白裤，而且像是那种病人穿
的医院制服。他的身子很瘦似乎毫无力气般在草地上飘来飘去，我开始有些
怕了，匆匆踏著脚车离开草场，头也不回地朝停放脚车的地方去。
等放好脚车出来后，偷偷瞄了一眼草场，发现他已不在了，察看校园
四处都没有他的纵影，回到课室问起同学有否看到草场怪人，但他们都回答：
“草场刚才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人。”

厕所内的女人



-凯莉
我记得五年前曾遇上一件怪事，那是在某间戏院的厕所内发生的。
当时我和一班朋友约好去看戏，就选了最近的 X 戏院。这间戏院已有
相当的年历，但经过一场大重修后，还是能够吸引大批市民购票入院看戏，
我们就是在她重修后的星期天去帮衬。
里面的装修果然不错，整齐又舒适的椅子蛮好坐的，冷气又够冷，可
能这个原因，使我在戏看到一半时，忽然感到尿急，忙邀朋友陪我上厕所，
但就是没有一个肯陪我，虽然心底有些怕，可是又忍无可忍，唯有胆粗粗地
从黑漆漆的座位跑去旁边的厕所。在我进去的时候，瞥眼看到第一格厕所内
有个女人蹲著找东西，由于当时真的是很急，我没看清她在做什么就用了最
后那个厕格。完事后，我走出去洗手时，从镜子望到背后的那个女人还在里
面，她的双手在垃圾桶中抓了一些物品往嘴里送，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那
时她是背向着我，所以没法看到她究竟在吃什么，这时她突然转过来对著我
说：“好好吃呀.......！”，嘴上还黏著些许血丝，再看她手上抓住所谓食物
的东西时，竟然就是女性用后丢弃的卫生棉，我即大叫狂奔出去，耳旁还传
来“你要不要试试！”的恐怖声音。
在外面的朋友及观众都投以奇怪的眼光看住我，当我把刚才所见到的
恐怖景象说给他们听时，一些大胆的观众就进入厕所查看，却见不到什么，
还怀疑我神经过敏，但我尽量解释也得不到他们相信，脸色苍白的我就被朋
友们扶著回家了，连戏也看不完。
回家后，我就病了几天，对于那间戏院我是绝对不敢再去的了，而且
还听说之前有个妇女无端端在那间厕所内晕倒，在送院中途去世，医护人员
在急救车里听到她陆陆续续地说道：“好....恐..怖，....好..肮脏.......
呀！”还不断反覆著。就不清楚她所看到的恐怖景像是不是与我看到的一样。

恐怖的胶林

-阿迪
你有听过一个真实故事非常恐怖的吗？
有个晚上，阿德与阿华像平常般完成直销会议后，分乘两辆电单车会
家。由于他们来自效外，所以途中会经过一个阴森森的胶林，这条路不但窄
且黑漆无灯，凡驾车经过这里的司机，通常都会打足精神，为免发生意外。
阿德和阿华一前一后小心奕奕地骑著他们的电单车在这条无人的路上，全神
贯注前面的路途。
阿德在后面冷得战颠不己，虽然穿上了外衣，总是抵挡不住强烈的寒
夜冷风，他还是强忍著保持速度趁快回家休息。在到达胶林时，阿德突然发
现斜坡上好像有什麽东西在移动，抬头往上看时，心中吓了一跳，眼前的东
西竟是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在一跳一跳地跳下坡来朝向他们前面的公路。阿德



即放慢了速度，但走在前面的阿华毫无发现，还继续驾到白衣女子前面。阿
德接下来看到白衣女子跳上了阿华的电单车并坐在后座，而阿华还是没发
现。阿德心中颤动不己，再放慢速度缓缓的跟在后面，连看也没敢看下前面
的电单车后座。过了这个黑漆漆的胶林，后山就是他门俩的村子了，在阿德
到达村口后，看到阿华停在旁边，但后座的那白衣女子却不见了。阿德壮胆
上前问阿华刚才在途中有否看到什麽，阿华却说没什麽不妥，只是在到达胶
林时感觉到电单车像是重了点，似乎后座坐上了人般，但往后看又看不到有
什麽，一直驾到回来才发现阿德迟迟未到，不放心下就在这里等他。阿德唯
有将刚才所发生的事告诉他，即把阿华吓了大跳，两人匆匆赶回家。第二日
早上，阿德收到阿华家人的电话说阿华昨晚无病而终，这个打击也把阿德吓
得大病一场，以后不敢再在深夜独自驾电单车经过那个恐怖的胶林了。

人数

-TIN
我是一名童军，非常活跃于校内的活动，凡是露营项目都不会错过，
所以时不时就会在户外过夜。有时露营的地方很偏僻，几里外都不见人影，
但那只会增加我的刺激感。
有一次的学校假期，我们又举办了户外露营项目，这次的营地竟然选
在郊外不远处的坟场附近。身为童军的我们当然不会在意这些，也没有刻意
去想一些负面后果。至到接近露营那天早上阅报时，看到该址刚发生车祸的
新闻，而且还是夺命意外，一对情侣当场被撞死。
从照片上看来这真的时一场恐怖车祸，我看得心里有些发毛，埋怨为
什么会这样巧的呢？
第一天早上，全部童军都到齐了，我们是共乘一辆大巴士前往目的地
的。在车上大家有说有笑的都没有提起这件事，而且有些童军还不知道。到
达后就开始搭起营帐，忙了整日才完成所有工作，这时已接近晚上了，周围
静悄悄的只有我们这班人而已，之前我已算过人数，总共是有十六个。所以
在吃晚饭时只准备了刚刚好的份量，十六个分散坐在营地范围内用餐，一切
都很正常。但这时忽然跑出两个童军向队长拿饭吃，队长很惊讶，明明已分
派给所有人的了，为什么这两人会没饭吃，就问他们刚才去了那里，两人异
口同声表示吃饭前看见有对情侣摇手叫他们帮忙推车，就热心的上前帮忙，
但奇怪的是走到前面时却发现那对情侣不见了，就转回来吃饭。队长这时感
觉有点不对路，朝每个吃饭的童军处望去，却看到有对不寻常的“童军”组
合在远处吃饭，吓得脸青唇白连饭也吃不下了，为了不要使大家尽慌，唯有
叫大家快快吃完就去睡觉，再不敢望向那对“童军”处。为什么队长会以“不
寻常”这字眼来形容那对“童军”呢？后来他对我们说，因为他当晚看到他
们的其中一个是女子，但我们这班童军却全部都是男生来的呀！那里会有女
生呢？所以奉劝大家以后出外露营，之前要算好人数及鉴定性别。



电梯缝的人头

-文仔
这世界上真的有鬼吗？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肯定是没有。因为很多科
学家都不能合理的解释一些曾发生的怪诞事件，只能圆其说时在科学年代是
不该再相信有鬼这种言论。总究这只是一小部份人的解释而已，其实我们是
否与鬼魂相处在同一个界限内呢？还是真的如科学家们所说的那般，即凡是
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脑电波产生的幻觉呢？这有待大家去实验一下，但这里有
个怪诞的故事要为大家说说。
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独自一人从办公室的大厦走出来，才发现遗留了
手提电话在桌上，不得己唯有转头去拿。由于已深夜两点多了，所以四周静
悄悄地不见一人，如果不是要赶完手上的工作，我想自己已躺在软绵绵的沙
发上观看精采的世界杯足球赛了。我的办公室是在 27 楼，但我搭的部 lift
却停在 23 楼，lift 门打开时又不见有任何人在等 lift，况且现在又是深夜，
我就即按下关门擎，但在门将关未关完之际，忽然跑出一个人头现在眼前大
喊：“为什麽不等我呀.........？”我被吓得跳了起来，但再定神一看却又
没看到什麽人。回想刚才的情形，只能记得在门关到三分二时，忽然有张老
人的苍白面孔钻进来喊叫，由于一切太忽然了，所以并不能看清楚对方的脸。
但我能肯定的是，确实有个头出现在门缝中间。
我壮著胆子上到 27 楼，即匆匆开门进办公室取手提电话就走人，在按
lift 下楼时，我看到刚才所乘的那部 lift 在 23 楼缓缓升上来。之前我还
以为部 lift 刚好下到 23 楼时就被我按上来了，但我却猜错了，部 lift 停
在我面前打开门时，那个熟悉的人头又再出现了.........。慢著，我忘了
说这次我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张面孔除了颈项外，下面是完全没有什麽的
了，这个没有身体的苍白老人面孔又再喊：“为什麽你又按 lift
呀........？”登时我眼前一黑，直到护卫拍醒我时，才知道自己刚才晕倒
了过去。

床

方华
我的朋友森在吉隆坡市效一间艺术学院念书，由于是外坡生，所以就
在附近的住屋寄宿。那间住屋经过改装，用木板隔成许多房间。森就租了后
房，月租才只一百马币而已，对学生来说是非常的实际。
森早上 8 点出门上课，至到下午 4 点多才回宿舍。同屋的一些室友有
时要到 7，8 点才会回来，所以整间屋子都很安静。森平常这个时候都会小



睡一觉，待室友回来后才结伴出去用餐。这天他也不例外，外面下著毛毛雨，
正是睡觉的好时刻，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朦朦胧胧地他好像听
到有人叫他，声音细微且有些尖，听起来有些毛骨僳然，他缓缓张开眼睛看
是谁叫他，但就是看不到有人，并且那声音也消失了，他以为听错就继续埋
头睡大觉。可是等他一躺下，那声音又开始出现了，“森...............
森.........快..起......来.....森.....”这次他听得很清楚，真得是有人
在叫他，那怪怪的音调弄得他毛孔都竖起来了，而且越来越近。他吓得不敢
张开眼睛看，只感到好像有只冰冷的手在摇他的身体，“森.....森....
快.....”怪声音似乎贴著他的耳朵不停的环绕著，森还是不敢张开眼睛看。
这时他感到有双冰冷的手掐住他的喉咙，他登时张开了眼睛，出现在他眼前
的竟是一个长发的青面女人，正用那枯干的双手掐住他，张开的口似乎在还
流出深青色液体，只听“她”又以那把怪声音叫出：“你.....为.....什..
麽.....睡.......在..我...的...床..上.....”森想喊却喊不出，整个身体
软绵绵的提不起力，他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就快要死掉之际，忽然听到有
人打开他的房门叫他，“青面女人”就消失了。面色苍白兼流大汗的他喘气
地问进来的室友华有否见到“青面女人”，华大声地说：“你才见鬼！”森这
时才怀疑遇上了肮脏东西，急忙找房子搬了。不过森临走前，都有问过其他
室友关于那间房间的故事，原来之前曾发生过一名女人因不堪被男友抛弃，
而服毒自杀。刚巧她也是住在后房，“她”也可能是睡在森现在睡著的床上。

别浪费水呀！

-LIM
说到恐怖的话，我的这个鬼故事就很恐怖了。
话说有日我与一班朋友出外游玩，由于当时玩得太夜了，而自己住得
很远又超过了夜班巴士的时间，唯有硬著头皮到其中一个朋友家过夜。到达
他的家后，就建议洗个澡才睡觉。
朋友告诉我洗澡间在后面，就交给了我毛巾，我即向屋后走去。那是
一间不小的洗手间，内里有个浴缸，我开水把浴缸装满，然后整个人进入水
中享受。
不久，我听到敲门声，以为朋友在叫我，就裹着毛巾去开门。门打开
了却不见人，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但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开始生气了，
认为是朋友在恶作剧。冲洗一下身子，在穿上衣服时，敲门声又来了。这次
我很快地打开了门，也吓了一跳，因为这次竟然有个老阿婆站在门前，她语
气不好的说：“不要浪费水呀！”我镇定下来后，忙陪不是，原先我尚以为这
位阿婆是朋友的家人，刚要介绍自己时，却不见了阿婆，猜想她一定在教训
我后就回房了。我不好意思的去找朋友说声抱歉，他面色怪怪的看住我，然
后问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我再次解释给他听，但他还是傻傻的，我就比划一
下那阿婆的样貌，突然他面色一沉，叫我不要再讲了，急忙催我睡觉，我虽
然察觉不对劲，但也没有再问了。



翌日，朋友告诉我昨晚敲门的那个阿婆其实是他的外婆，不过是已经
去世了一年的外婆，还带我去看他的黑白照，果然就是那位敲我门的阿婆，
朋友告诉我他这位外婆从小就很穷，节俭成性，从不喜欢浪费东西，她这次
敲我的门只是想告诉我别浪费水而已。我脸色听后一变，回家就病了一大场，
从次不敢再去这位朋友的家过夜。

鬼车

-鸣铭
我的叔父是位交通警察，他的工作通常都是在一些地区巡逻或设路障
检查过往的车辆。
有时他们会在白天设路障，但有时也会在深夜这样做，目的就是检举
那些喝醉酒的司机。做了十多年交警，他自己也不相信会遇上像以下的这类
怪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叔父他那天接到通告晚上要到 X 区设路障捉飞车
党，据闻 X区是车祸黑区，死者都是些不怕死的飙车年轻人。他与几名同事
在那晚聚集 X区等候可疑车辆，从晚上十时开始折行任务到凌晨三点，都发
出了几张传票给违规司机。就在要收工前，叔父他看到前方有辆汽车飞快地
向他的方向驶来，他即刻招手要对方停下，汽车驶到他面前就停了下来。因
当时很黑暗，叔父看不到车内的司机的脸孔，就上前要司机交出驾驶证检查，
当车镜较下时，叔父才发现车内的“人”是无头的，且满身染著鲜血，司机
旁及后座都坐着两个脸部极度腐烂的“乘客”，还发出令人竖起毛孔的怪声：
“你能看见我们的吗？”平时雄赳赳的叔父也被吓得惊叫一声，然后看着这
辆“鬼车”慢慢消失，其他的同事忙上前来问叔父究竟发生什么事，叔父脸
青青地叙述回刚才发生的事，但同事却说没看见有任何车辆经过，不过，却
看到叔父走到马路旁，向空空的马路招手似要截停汽车般，但当时真得是没
有汽车经过，他们刚想发生什么事时，就听到叔父的喊声，但就是不知道叔
父究竟看到什么，这时叔父才发现自己遇到肮脏东西了。之后也听说这里常
会出现一些无人驾驶的汽车经过，或经过这里的司机会见到断手断脚的鬼蹲
在马路旁向他们微笑招手，相信这些都是遇车祸枉死的死者在等著替死鬼以
得到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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